南京女画家寻宝画辟邪

六朝石刻中石兽辟邪，散落在南京、句容和丹阳等地。这些特殊的国宝吸引了一位南京女画家的目光。她是金陵中学67届校友、南师大附中高级美术教师马肇立。退休了的马老师花了一年多时间，开始了寻宝画宝之旅。在搜寻散落各处的六朝石刻时，马老师不时为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珍宝”们发出叹息连连；每次寻宝归来，在激情奔涌创作以辟邪为主题的系列画作时，她更是全情投入。这期间，她将史料记载的47尊石兽逐一寻访考证，现已见过39尊，还有8尊未找到。“我还会继续找下去，继续用手中的画笔为这些宝贵的石刻传神写照”，马老师这样说。（编者注：47尊辟邪现已全部找到） 
                       图片展引出寻宝情结 
      马肇立的辟邪情结源起于南京博物院2005年4月举办的六朝石刻图片展，图片展呼吁拯救国宝，保护石刻，并向各方人士征求保护意见，画家马肇立被深深打动，发下宏愿要去访问那些不应当被冷落的遗迹。而六朝石刻中的辟邪，更是宋齐梁陈的六朝留下的艺术精华。 
      2005年7月的高温下，马肇立开始了她的寻宝画宝之举。马老师找到的第一处石兽是南朝第一位帝王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位于麒麟镇的麒麟铺，到了距石兽不到一公里处，却绕了许多冤枉路。向当地居民打听，许多人一问三不知：不知六朝石刻为何物，不知宋武帝刘裕为何人，不知这是南京具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标志性文物。幸亏画家马老师带了速写的石刻图形，反复示人后才辗转找到这对国宝。它们默默地在这寻常巷陌蛰居了漫长岁月，与居民住宅紧密相连，虽有1988年立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牌标，也有铁护栏。在喧嚣的路边，这对天禄和麒麟饱经风霜巍然耸立，虽然残破，却透出咄咄逼人的王者气势。这种雄浑美和残缺美是现在任何赝品无法具备也无法超越的。 
       因为散落各处、不少鲜为人知，马肇立寻宝画宝的路途与过程颇为艰苦，形态各异的石刻激励着马肇立一次次地执着于寻宝，梁朝南康简王肖绩古墓在句容县石狮乡石狮沟。隔很远就看见田野中矗立着两根石柱和两只高大的辟邪，肖绩墓前两只辟邪，是所有辟邪中最粗壮，最厚实的。头颈与背几成直角，身体与腿也几乎相垂直。历经辛苦后，马肇立已找到的石兽有南京的22尊、丹阳的15尊及句容的2尊。还有的石兽，已经找到地方，隐隐能看见，因是夏天，杂树丛生，当地人说有蛇等出没，马肇立不得不放弃，等天冷树枝稀疏时再度寻访。 
                          探宝激发画宝豪情
      在这样一次次与一千五百年前的艺术大师零距离对话的过程中，马肇立被震撼了。每次寻宝归来，马肇立的创作热情就喷薄而出。有时她运笔如飞，一天就能画好一张六尺的大画。在马肇立的笔下，石辟邪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相映衬，力透纸背地向四周喷发磅礴之气，突显雄威之力，表达着厚重的历史与高扬豪迈的风采。 
       作为书法、绘画、吟诗、作文样样在行的金陵才女，马肇立喜欢辟邪、描画辟邪，也给辟邪题了不少诗。其中一首：“沧桑沉浮日月迁，清风随我追华年。曾经缥缈若残露，形迹依稀天地间。”写出了辟邪被弃、藏在深山人未识、遭受着天灾人祸的侵蚀、令人痛心的命运。因为内心太激动、创作太投入了，1995年夏天马肇立忽然左耳失聪，在医院挂了十几天水，家里人心疼她，不让她再动笔，而她却不改初衷。在她已经创作的四十余幅以辟邪为主题的中国画作品中，既有表现悲壮气氛的水墨大写意，意境深远；也有精雕细刻类似工笔的小写意，细腻真切。有结合西画素描和山水皴擦的写生画，雄浑大气；也有大红大绿装饰变形的民间式图案画，她把对六朝石刻的迷恋喜爱之情全部倾注宣泄在纸上与画中了。
                                画罢辟邪说心愿
       性情中人的马肇立寻宝画宝，更为七零八落散布在各处的六朝石刻受人冷落、无人看管而痛心疾首。她激动地说，六朝石刻是绝对的国宝，近在咫尺，却非常难找；早已作为南京城市标志性文物的国宝，却鲜为人知。不少想欣赏六朝石刻的市民，和她一样面临着“寻找”国宝的尴尬境地，这样的怪现象应该有所变化了。 
       在寻宝画宝的过程中，马肇立已经以辟邪为题材画了四十余幅大画，她的一大心愿是在南博这样富有文化底蕴的场馆办一个专题的个人画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六朝石刻文化、了解保护文化遗产的迫切性。她对记者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如果在江宁区有一大片空地，先别忙着盖商品房，而是将分布于南京市郊和丹阳、句容的几十处石兽、石柱、石碑集中起来形成蔚为壮观的文物群，恢复它们本来具备的“壮观瞻”的作用，使人获得强烈的印象和美的享受。如果南京有六朝石刻大型公园，定可跃居世界奇迹之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必当之无愧。这些巨石雕刻的艺术瑰宝群气魄雄伟无与伦比，可使西安秦始皇兵马俑这些土胎泥塑相形见绌，可使英国巨石阵那些堆叠的石块黯然失色，可使那一系列的“世界第×大奇迹”汗颜。 
            （原载2006年11月29日《扬子晚报》，已编入《桃李坐春风·校友风华录》）
 

